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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来了一位大叔，小区顿时
热闹起来。

“大叔，画眉鸟怎么叫？”放学的孩子们
看见大叔坐在绿化带石阶上，就围上去要他
表演。

大叔五十岁上下，沉默寡言，皮肤黝
黑，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表情显得有些腼
腆。他微微一笑，嘬紧嘴唇，喉结微动，唧
唧啾啾吹起来，声音尖细清脆，让人觉得他
并不是模仿画眉鸟唱歌，而是他嘴里就住着
一只活泼的画眉鸟。孩子们一个个瞪圆了眼
睛，屏气敛息，乐得开怀大笑。

路过的人们听见笑声，停下脚步，掏出
手机给这位大叔录音，拍视频。他们把视频
发到网上，大叔成了小“网红”，附近的人
纷纷慕名而来。没人知道大叔的名字，一开
始有人背地里叫他“鸟人”，因为“鸟人”
难听，带有贬义，人们又改口喊他“鸟
叔”。“鸟叔”模仿各种鸟声，或清脆婉转，
或欢快高亢，惟妙惟肖，常吸引一些鸟儿飞
来与他“对唱”，小区呈现一副百鸟争鸣的
乡野景象。

“真是高手在民间。”人们纷纷竖起大拇
指。一大一小两个男孩想跟他学，大叔爽快
地答应下来，手把手教他们右手握住左手手
指，调整指型和角度，然后对着两个拇指
的缝隙用力吹气。“呜——呜——”，两个
孩子都吹响了声音，高兴得捡了宝似地到

处炫耀，只是他们怎么也吹不出“鸟叔”
的鸟味。

“大叔，您口技是跟谁学的？”两个男
孩问。

“口技是啥？”
“就是您学鸟叫的本事在哪个培训班

学的？”
“俺没进过培训班。”大叔操着外地口音

说：“俺老家山区到处都是雀，小时候放
牛，采茶叶，跟着雀儿叫，自然就会了。”
大叔说得眉飞色舞，又抿起嘴，“嘘嘘，嘘
嘘”叫起来。

一只黑色乌鸫，嗖地一声，贴着小男孩
的头皮飞过，一边飞一边“嘘嘘，嘘嘘”地
叫，吓得小男孩抱着头躲到石阶下面不敢
动。

“鸟叔”大部分时间并不学鸟叫，而是
独自一人在小区慢慢闲逛，走走停停，背影
拖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寂寞和孤独。他自己从
不透露家庭情况，不过人们还是打听到，

“鸟叔”一直鳏居偏远农村，女儿孝顺，去
年底把他接来一起生活。女儿带他去店里买
了一双很贵的皮鞋，大小正好，可是“鸟
叔”走起路来就是别扭，怎么看都不合脚。

“鸟叔”说自己喜欢穿老布鞋和“解放鞋”。
今年春天，“鸟叔”走了，回到他那遥

远的山区老家，走的时候高高兴兴，像一只
离开囚笼的鸟，飞向蓝天。

鸟 叔
谢光明

锦绣 李昊天 摄

那些天，气温骤降，香雪说来就来了，
时而落英纷飞，时而轻纱弥漫。大雪下了两
天，整个都江堰银装素裹，山水皆寒。

翌日晨起，千般雪景令几年没有见过雪
的都江堰人兴奋不已。天空依然飘着雪花，
只是比前日小得多啦。凭窗眺远，巍峨的赵
公山隐藏在浓雾中，看不见半点儿绵延的影
子。近处的耸峙的楼房全都穿上了白色的绒
棉。

我居住的云锦，已有攒动的人影打破静
寂。小区的南边有两个小孩在堆雪，一个戴
着红色的毛线帽，另一个则穿着黄色连帽
衫。五六岁的小孩子，对雪就像对人生一样
充满好奇，红与黄色的衣着，在雪地里显得
格外鲜艳。他们周边的树和花草，如同水墨
画一样静静地立着。玩了很久以后，两个小
孩儿又鸽鸟一样相互追逐，跑到更远的长椅
处抓雪、堆人、作画，而后又开始“打

仗”……
天空依然溟濛，依

然纷纷扬扬。我在想，
此时的南桥、灌县古
城、都江堰景区等地
儿，定然铺满皑皑白
雪，漫天的“飞蛾”，
定然和我房前屋后一
样，潇潇洒洒，白璧无
瑕……

爱人送念书的侄儿
上学，返回家时，对我
说 的 第 一 句 话 便 是 ：

“哎哟哟，雪大呢！”
是啊，都江堰的大

街小巷，大雪难得一

见，不像我的家乡——四姑娘山——下雪倒
是家常便饭。那两天，都江堰和其他几个地
方一样，受冷空气影响，不仅下了鹅毛大
雪，而且持续时间忒长。

有朋友呼我去茶楼坐坐，这是几天前彼
此约定好的，说是阿坝州籍摄影爱好者择时
到市内的“茗梦轩”茶苑，目的是商讨成立
一个摄影沙龙，大家闲暇时可以聚一聚。我
因此整装出门，沿着江安河向目的地进发。
江安河是我常走的路线，此时的它不同于往
日，河岸婀娜多姿，树木千姿百态，岸栏灌
丛的树丫上，稳稳当当地躺着如棉纱一样的
雪，厚厚的，与绽放的绿叶、红花形成绝
配。

一路上，“静”是主打，不似以往有飞
鸟脆鸣。

鸟儿想必到了更远的峰峦，它们无暇顾
及被城管或环卫部门规整划一的净、美的河
沿。途中，我站在凉水井的大桥上望远，但
见草木酣睡、雪花纷飞、江水翻腾，流水与
岸景、与远山、与空天完美组合，唯美的风
景令人心旷神怡、乐不思蜀，真应了“此景
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观”的诗韵了！

浴雪的都江堰像一首诗，更像一篇童
话故事，充满了温馨，充满了惬意，也充
满了浪漫与神奇。极目而望，茶苑檐棚上
井然有序的雨滴齐整划一排列着，像一列
列正待检阅的兵将；远处，分流后的岷江
也在静静地流淌，那是城市的名片：河与
堰不可或缺，因为有河，才需筑堰，因凿
山筑堰，多娇的江山才更加璀灿。

那一刻，我在路上行走，风景美不胜
收，四面八方都是大美、绝美，每一个画面
都让人沉醉。

雪掩都江堰
泽里扎西

􀳁 凡人素描

􀳁 边走边看

春日融融的上午，家门口走来了卖小鸡崽的老
乡。他挑着两个其大无比的篾筐，里面数以百计的小
鸡雏拥挤在一起，叽叽喳喳、探头探脑，毛绒绒、黄
灿灿，涌动着初始生命的活力。母亲用一块钱买了四
只，并把喂养的任务交给了我。

陡然增加了四个鲜活的生命，平淡的生活一下子
变得趣味盎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得要花精力细
细地打理它们的“吃、住、行”。小家伙们一开始只
能吃饭粒和半碎的生米，加上切得细细的莴笋叶。喝
的水不能太冷，一拉起肚子，存活率就打了好几折；
得要给它们安排个舒适的家——一个宽敞的纸箱里，软
软的旧棉絮垫底，四周钻几个洞眼，以保持空气的流
通。晚上，它们在叽叽个没停，这是惬意的催眠曲了。

小鸡们是需要经常“行走”的，生命在于运动
嘛。我常常带着它们出去散步，看到它们在绿绒绒的
草地上蹦蹦跳跳，跑来跑去，为一个小虫子你争我
夺，实在是乐不可支。忍不住抓起一只放到手掌上仔
细端详，它不怯生，不害怕，但它下不了地，就不断
地用小嘴啄我的手指，在指缝间“觅食”，让我有一
种痒痒、酥酥的感觉。

翅膀抽出第一根硬毛时，小鸡便进入快速成长的
阶段，很快就有了性别特征。那只唯一的公鸡不到半
年就出落得仪表堂堂：高高的大红鸡冠，有力的脚
爪，坚硬的嘴巴，五颜六色的羽毛披挂全身，最漂亮
的几根在屁股后，既挺拔又飘逸。它可不是中看不中
用的“帅哥”，大院里第一次斗鸡，它就把所有的对
手打得一败涂地，落荒而走，给我撑足面子。众目睽
睽之下，我和它一前一后，昂首挺胸，十分得意地凯
旋回家。到了门口，它居然还回转过身子，引颈高鸣
了一声。

它出名了，被誉为“鸡王”，麻烦也就此而来。
它居然有了一大批异性崇拜者，经常前呼后拥的，把
我家的小院弄得像个鸡场，遍地鸡屎，扫也扫不干
净。亲热亲热倒也罢了，母鸡们顺便把蛋就下在我家
的鸡窝里，邻居们三天两头索要鸡蛋，惹得纠纷不
断，伤了邻里彼此的感情。大人们为此烦恼不安，这
就为“鸡王”埋下了杀身之祸。当然，阴谋是悄悄策
划的。

一个雪花飘飘的冬日下午，我放学回家，在远远
的门外就听到几声凄厉的鸡叫声。我预感到什么，不
顾一切地冲进去，大势去矣。青瓷大碗里，已滴满了
殷红的血；惨白的雪地上，“鸡王”在痛苦地挣扎
着，扑腾着。我赶紧抱起它，眼里噙满泪水。奄奄一
息的它，身体使劲抽动着，努力地睁开了眼睛望了望
我，像在询问：这是为什么？随即耷拉着头，鲜红的
冠一点点淡下去。

我放声大哭，伤心至极。周围的人很是不解：这
孩子今天是怎么了？他们无动于衷地慢慢散去，再没
有任何人搭理我。空寂的院子里，呼啸的北风卷起一
地杂乱的鸡毛，扑扑地上扬。雪白血红，我抱着“鸡
王”，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地站着，感觉它的身体一点
点地变硬变僵。那一时刻，我也通体寒彻，脑子一片
空白，真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随它而去了。

整整十年，我断了吃鸡的念想。

“断”鸡
许若齐

􀳁 流年碎影


